
周敦颐（1017—1073），又名周元皓，号
濂溪，世人称其为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永
州道县人），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
我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出入官场三十多
年，历任洪州分宁县主簿，郴县（今郴州）、桂
阳（今汝城）县令，合州判官和虞部郎中、广
东提点刑狱等职。在儒家哲学体系上，他建立
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其学说不仅左右
北南两朝思想界达300余年，而且一直影响到
元明清以至近代。公元1050年至1053年，周
敦颐由二等县郴县调任桂阳（今汝城）县，在
汝城担任县令四年。时值他33岁至37岁，正是
他思想活跃、开拓创新时期，也是他理学思想
孕育、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汝城这荒僻
的四等小县里，他创县学，修水利，发展农
业，开化民智。在他的治理下，县内政治清
明，百业兴旺，民风淳朴，文风鼎盛，政通人
和，吏治彰彰，深得后世敬仰和怀念。

宋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调任其为一等
县的南昌县令。周敦颐调离汝城后，他的理学思
想为汝城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为
了纪念先生，学习他的清廉，弘扬先生的思想，
传承先生的学术，历代以来，汝城人民修建和命
名了许多以“濂溪”“爱莲”“太极”“予乐”为名的
小区、道路、公园、祠堂、书院、村庄、亭阁和雕
塑，以及打造了全国唯一的理学小镇。

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汝城置县，至
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古时有汝城、卢阳、义
昌、桂阳等县名，县府几经易地，唐中期搬到现
址。在这座千年古县城里，发源于县城北部山地
的九塘江与发源于东岗岭西麓的寿江在文塔脚
下汇合后，继续向西，不到二里，与炎帝神农氏
作耒耜时的汝城耒山旁流经的古称耒水，现称
浙水的河流汇合后，流入湘江。

从文塔起步，穿越西街，过钓鱼台，沿峡谷中
的九塘江顺流而下，过孔隆桥，穿过一座古凉亭，
再沿浙水而下，这是西出县城的一条古道。970
多年前的公元1050年，周敦颐从郴县调任来到
这三千余户、一万多人丁的边塞小县任县令，走
的就是这条道。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条道
早已改造成宽阔的柏油公路，但那古道崎岖，路
旁河水清澈，山上泉水叮咚的记忆永远刻在了我
的脑海里。每当我重走这条道，我也能想象到，当
年的周敦颐衣着简朴，牵着一头小毛驴，驮着他的
简单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在赴任路上；带着“两程”
兄弟西出县城郊游予乐湾，青山碧水间指点河山，
构思酝酿《太极图说》的神色和深邃的目光；可想
象到周敦颐在那古凉亭里歇脚，在孔隆桥上流连，
在依山傍水的吟弄亭里与弟子吟诗作对的情景。

现在，这古道旁建成了一个住宅区，名为
“濂溪小区”，从九塘江的跃进桥至浙水的四拱
桥，以原古道为基础，建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
濂溪路。濂溪路南，建成了一座濂溪公园，濂溪
路北，又建成了一块濂溪广场。广场中央，镶嵌
着一幅巨大的太极图，大妈们在这练着太极拳。
太极图上练太极，这意境真妙不可言。

广场上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濂溪书院。
据记载，熙宁六年（1073），濂溪先生魂归道山，
当时的县令周思诚顺应汝城人民对先生的感恩
之情，于1220年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
溪祠。经多次迁建，四次更名，九度修葺，最终于
清嘉庆九年（1804）更名于濂溪书院迁于今址。
八百年的书院圣殿，八百年的历史沧桑，八百年
的风雨年轮，八百年的世事变迁。正如康熙七年
徐之凯《谒濂溪祠》一诗曰：“岭上秋香满桂枝，
抠衣拾级拜名祠。弦歌在昔为人牧，俎豆于今是
我师。时有风光披古树，依然霁月照清池。后来
闻者能兴起，片石残碑正可思。”

我曾去过几处濂溪书院，尽管规模宏伟，建
筑漂亮，缺少的是历史底蕴，缺少的是人文的灵
魂，缺少的是书香气息，而汝城濂溪书院正遗存
了这些要素。汝城濂溪书院坐北朝南，背依青
山，前临九塘江，为二层楼房，青砖黛瓦，古朴幽
静，占地面积达3050平方米。大门上方悬挂着
启功先生手书“濂溪书院”匾额，廊柱两侧挂一
副“濂溪水汇天下水，道学心达圣人心”的楹联。
正门进去为五级石台阶，为一天井四合院，平台
中央立有濂溪先生铜像一座，手握《太极图说》，
似在迎候着前来求学的后人。走进濂溪书院，仿
佛穿越般地回到了宋朝。

楼上楼下，数个房间已辟成了展览室，墙上
悬挂着与濂溪书院有关的图片资料。据我所知，
濂溪书院与云头书院、白石书院、朝阳书院并称
为汝城古代四大书院。民国时期开设高小班，原
国民党中将司令、湘粤赣边区一霸胡凤璋亲自
兼任濂溪学校的校长。毕业于这里的学生人才
济济，可圈可点——这里曾是清代著名作家郭
远的母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李涛、朱良
才曾在这里求学，我国著名国际和平诗人、中国
作协原党组副书记朱子奇从这里毕业后考取江
苏省农业专科学校。

从平台登上九级台阶，是希濂堂。希濂堂是
濂溪书院的古称，“希濂”两字意指周敦颐的思想
和人品世间所罕见。希濂堂一排三间，一正二辅，
正面廊柱亭亭，棂窗通透，正堂的祭坛上方，悬挂
着由濂溪书院山长何志军先生所绘的濂溪先生
画像，两侧的对联是：“学衍道源，德化苍生”，指
濂溪理学为世之源，先生清廉高洁的品质教化着
天下苍生，而两边墙上的“诚”和“廉”两字，正是
对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

濂溪先生在汝城期间，写下了《太极图说》和
《爱莲说》等千古名篇，之后又完成《通书》《拙赋》
等理学著作，其思想精髓上承孔孟，下启程朱，老
风雾月，千秋仰止。县令四年中，他在县府中凿池
植莲，以莲的高尚寄托心志，修身养性，廉洁自律。
在濂溪书院，至今还完整保留着一方古石雕，这是
清嘉庆二十年所雕刻。石雕上有精美的荷花图案，
更把先生所作《爱莲说》中的千古名句刻在了这万
年不朽的青石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离开濂溪书院，我追寻着濂溪先生的足迹来
到予乐湾。顺着九塘江而下，在距濂溪书院二百
米处，有一座两拱的名孔隆桥的古桥，古桥一端
有一座古凉亭，另一端是一座叫吟弄亭的亭子。
走上桥头，青石板被数百年行人足履踩踏得珠圆
玉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古桥下，流水在静静地
萦绕，斑驳的光影，仿佛可以看到历史的长河在
它的身下悠悠流淌，岁月的韵味梦越千年。

吟弄亭，位于九塘江与浙水河交汇处河岸，
是当年濂溪先生与两程兄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

们在亭子里吟诗赋对，交流思想，讨论理学，现
亭子虽新，但亭址依旧。

距吟弄亭浙水下游二里处，是予乐湾。予乐
湾是一个行政村，之前下辖三个自然村，以姓氏
为村名，分别叫朱家村、袁家村和唐家村。据说
古时叫朱家湾，两程兄弟为纪念濂溪先生所作
《太极图说》，程颢作诗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
少年。”后人在朱家湾筑予乐亭，并将朱家湾改
称为予乐湾。

据专家考证，先生的《太极图说》的创作灵
感，源自予乐湾。浙水在这个地方呈“s”型，从山
顶俯瞰，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而二个村庄隔江
而峙，恰如太极图中的两个“鱼眼”。濂溪先生与
弟子程颢、程颐郊游予乐湾时，发现了这块神奇
地貌，领悟到其中的精髓，创作出千古之作《太
极图说》，后经程朱不断发展，成为理学思想文
化衍生的本源。在濂溪书院的前面，濂溪广场的
背面，有一堵巨大的墙体，镶嵌于墙体的石块
上，镌刻着先生《太极图说》的全文。

当我走进朱家村，眼前尽是幢幢漂亮高大、
规划整齐的民居，广场宽敞，池中莲花正在开放，
河岸上堤树绿影，河水轻漾。广场旁新建了一座
予乐亭，田野里，屹立着一座周子春游的雕像。

濂溪先生任职汝城县令四年，创立县学，开
设讲堂，学风蔚然，人才辈出。据记载，有宋朝状
元朱经贯，左中大夫朱铬，明朝两广总督、太子太
保朱英，明朝监察御史范铬，明朝工部尚书、太子
太保曾鉴，明朝翰林院何庆林等；也有开国上将
李涛、朱良才和国际和平诗人朱子奇等。

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吾道南
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此
联是晚清时期湖南学者王闿运到江浙一带讲学
时，当地学者故意试探他的才学深浅时，王闿运应
对随口吟出的一联。意思是“我的学问道行传承自
南方的周敦颐一脉，你们江浙人的大江，只不过是
我们湘江的余波而已”。此联睥睨狂傲，豪横之气，
既阐明了濂溪理学对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深远影
响，又道明了湖湘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源头
地位。鉴于汝城对周敦颐的理论思想体系形成有
着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北宋理学的发源地，笔者
也不妨对上联略加调整，自成一联：太极图说，源
于予乐地脉；湘江北去，无非浙水余波。

是汝城成就了周敦颐，让他的理学思想流
芳百世，光耀华夏千年，是予乐湾成就了《太极
图说》，让此文成了千古名篇；是周敦颐成就了
汝城，“仁义礼智信”让汝城人民个个成了谦谦
君子，偏野小县成了理学名城。

我站在予乐湾的田野上，仰望着村子对面
高山之巅的太极亭。那亭子，沐日月朝晖，观万
山秀色，如同望着一位理学巨人，它的挥手之
处，指引着汝城儿女继续前行。

一天，连队送来一封急电：“你哥病危，
速回家。”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只见母亲抱着一个
裹着红布的盒子痛不欲生。

一个月前，我随首长到广州开会。首长
说：“我在这里开会三天，你抽空回家看看母
亲。” 当晚，我和哥哥睡一床。天蒙蒙亮，哥
哥说：“昨天我和七叔借了牛，今天早晨要把
冬水田犁了，明年好把它做秧田。”我说：“清
早好冷，上午有太阳再去。”哥哥说：“不行，
上午七叔家要用牛。”

早饭后，我叫哥哥去代销点买包烟，买半
斤纸包糖——回家了我也去看看叔伯婶娘，下
午还要返回部队。代销点来回只需半个钟头。
哥哥去了半晌，不见回来。我焦急地跑到路上
去喊，不见回音。远目望见哥哥埋头坐在山坳
上，我顿感不妙，立刻飞奔下山，把哥哥扶了
起来。我瞧见哥哥面如蜡色，上气不接下气。
哥哥说：“近来，胸闷气短，去时走得太急，
回来全是陡路，走到山下就上不来了。”

我把哥哥搀扶到家，泡了杯白糖开水，叫
他喝下，得见哥哥形色慢慢恢复原样。

临走时，哥哥拎着一包南瓜子塞进我的挎
包，一句话没说，把我送出家门口。我知道哥
哥的心情，他舍不得我离开。我对哥哥说：

“等我这次开完会，就回来接你到部队去看
病。” 谁知这一别就成了我兄弟俩的永别！那
年，哥哥才24岁。

母亲告诉我：“你回部队后，你哥哥的病
一直未见好转，时不时地发病，一直在家躺
着，家里也没法子送他去住院。乡亲们把他抬
进卫生院。给药，你哥哥已吞不下了；吊针，
似动非动。医生个个摇头，要求转院。他在转
院的途中离开了。发电报给你的时候，你哥哥
已走了……”

母亲声音嘶哑，两眼红肿，老泪已哭干。
我仿佛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冰冷的漩涡里，只觉
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半晌无语。

哥哥1958年出生，那时候正是经济困难
时期，缺吃少穿，缺衣少药。因营养差，哥哥
的身体一直瘦小，脸色苍白，走路老是摇摇晃
晃，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他十来岁的时候天
一黑就看不见东西，一不小心就撞个头破血
流。他头上长过恶疮，大红如枣，痛得昼夜不
安，把家人吓得不行……最后靠六叔东一把西
一把的草药，哥哥才终于长成一个男子汉。

我们俩在同一村小念书，学校就在家门
口。那时，哥哥读三年级，我读一年级。我经
常看到哥哥站在黑板前，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

师留校到天黑。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哥哥就辍
学了。哥哥很小就跟父母一起干农活，十五六
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大队修林场、盖礼堂、盖学校，以及修建
公共水利设施，哥哥是队上首选的公派劳力。
平时哥哥在我面前少言寡语，而工友们却说哥
哥健谈，很是幽默风趣。工友们还说，哥哥干
起活来，脏的累的抢着干，石头选大的抬，木
头选大的扛。每天出工他是第一个到工地，吃
饭拿碗他是最后一个，大家都很乐意与他共
事。记得公社修马路，哥哥是爆破组的副炮
手。放炮装药时，因主炮手不小心抖药而走
火，他的右腿被炸伤，血流不止。工友们用汗
帕扎住伤口，把他送进卫生院。医生为他清理
伤口，从血糊糊的皮肉中钳出一粒粒砂子。医
生问他痛不痛，他只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有一次，生产队集体修粮库，让哥哥去山里砍
树，斧子闪到他的小腿上，开了一个大血口，
他简单地包扎一下，硬是一瘸一拐地把砍倒的
那根大木头扛回来，腿上的血也就渗了一路。

我上次回家的那一宿，也是哥哥和我一起

住的最后一宿。那一宿，兄弟俩基本未合眼。
哥哥话里话外都离不开家长里短和村里叔伯兄
弟的生存状况，琐碎，微小，就跟千千万万普
通的中国农民一样，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年到头
的生计。我深深知道，哥哥的身体是从小干重
活、有病无钱医给拖垮的。哥哥，我真的不知
道，你这贫病而短暂的一生，是否领略过什么
叫幸福。想到这点，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我很
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回家把哥哥接到部队去看病。

哥哥的骨骸被乡亲们安放在祖山斜对面。
下葬时，母亲还嘱咐捎上了一副哥哥做泥水工
常用的工具。母亲的意思是，哥哥无论到哪
里，都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愁吃穿。

一晃多年过去，哥哥，不知你在九泉之下
看见了吗？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村寨寨通水、通电、通公
路，个个村民有医保，不但告别了贫穷，且大
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组上的村民，家家
户户在老家盖了新房，在镇上买了洋房，农忙
时节住村里，农闲时候住城里，进出开的是小
汽车，就连公共汽车都快到家门口了！

我的农民哥哥
□ 袁小平

自打离家参加工作，尤其是娶妻生儿后，
和母亲相处的日子就越来越少，能够朝夕陪伴
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父亲离开我们后，母亲
仍然固执地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谁也无力说服
她离开。日子在我们的忙碌中与母亲的期盼里
越拉越长，母亲的心事也离我们越来越远。就
算每次靠得很近，我们还是忽略母亲话到嘴边
又咽下的表情。

前年春秋之间，母亲两次卧床住院治疗。
一次胃出血，一次胆囊炎，每次都疼痛难忍。
我们做儿子的感受到，生离死别可能在一瞬间
发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放下所有的工
作，安心地服侍左右。

母亲身体向来不好，却一直坚强地活着。
她八十岁之前，我们只管照顾她的生活，基本不
用操心她的身体，只是偶尔买药送药。真正感受
到做儿子的尽职，还是从母亲这两次住院开始。

母亲住进医院后，我们拿着医生开出的一
大沓单子，推着母亲去体检。完成医生交给的
任务后，我们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则更加
烦躁不安。

医院最能体现讲规矩、尽孝心。护士严肃地
对我和大哥说，你们轮流值班，不能离人，老人
需要卧床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要反串一回母
亲，像她照顾幼小时的我们一样，来照顾她。从
吃喝到拉撒都要在方寸之间的病床上完成，这就
像是对儿子的一场考试。题目的难易完全取决于
母亲的身体状况，阅卷老师就是周围无数双眼睛。

面对这样一场没有准备的考试，我完全

没有把握。二哥远在外地，我们能做得到的
时候，一般不需他回来。大哥有些基础，因
为父亲弥留之际的最后日子，都是他一手服
侍。母亲的吃喝好办，只是一些稀饭之类的
流食。最大的问题是大便小便及母亲的卫生
清洁，这是一个儿子绕不过去的难题。从第
一次接小便，到第一次接大便，再到第一次
给母亲擦洗身体……众多的顾虑与羞涩，众
多的为难与难为，在与母亲身体接触的时候升
华成一份本能的责任。我不但能触摸到母亲的
病痛，更能读懂母亲一生的心事。只有这一
刻，母亲是完全需要我，也不会拒绝我，更不
会客气地谢谢我。母亲常说“养儿防老，端屎
倒尿”。我过去只是随便听着，今天能够对号
入座，才觉得是做儿子的真正荣耀。

母亲两次住院，都在同一医院，同一科
室。待到疼痛解除，稍稍恢复一点自由，她便会
主动向同室病友问长问短。第一次与她同时入院
的两位病友，都是女性，且年龄都比她小十多
岁。可惜她们没母亲幸运，一位胃癌晚期，一位
是尿毒症血透者。母亲知道她们的病情很严重，
谈天谈地就不谈生死，最怕无意中伤害她们。有

一天，母亲偷偷和我说，她们两个，一个想吃米
粉肉，一个想吃红烧肉。我知道她们是不能吃
的，她们的家人也不会给她们吃。而她们却“串
通”我的母亲，硬是要我背着她们的家人做给她
们吃。母亲对我说，做一次吧，满足一下她们的
要求，她们最多是吃一点，闻一闻香味。我懂得
母亲的想法，也知道与生命挣扎时的欲望。我用
我最好的手艺满足了两位阿姨的味蕾。望着她们
闻得多吃得少的样子，感觉生命的脆弱。母亲出
院的当天，她们病入膏肓的身体，绽放出浓浓的
情缘，和母亲依依不舍。

病房中的母亲，同样慈祥可爱。只要病情
稳定后，她那一贯的乐善好施与仁爱之心，就
会越过病痛的折磨跃然于她活动的空间。尽管
我们只是做了晚辈的分内事，她却逢人便夸儿
子儿媳如何对她好，如何的周到细致。她的这
份寒暄赞美，激起我们的虚荣心，更尽心地去
照顾她。每逢医生查房护士打针时，她会抓住
机会，说这个医生医术好，那个医生长得帅，
这个护士有耐心，那个护士打针技术强，换来
大家一个个对她奶奶长奶奶短地叫。病房里那
份低沉灰暗的色调，在笑声中抹上了一层秀

色。同室中的病友，如果有什么需求，她一定
会偷偷地告诉我去帮他们做好。每次出院时，
剩下的日常用品和水果零食之类的东西，她都
会留给病友，而且态度诚恳地说：“不要嫌弃我
的小东西，你们可以用可以吃，难去买了。”

两次服侍母亲身边，短暂而匆匆。母亲从
来不愿占据我们的时间，也不想多花我们一分
钱，每次都是急嚷嚷着要出院。俗话说“病人
火大难侍候”，而在母亲身上却找不到丝毫痕
迹，病中的母亲反而更加体谅我们，没有半点
过分的要求。

去年年底，母亲因感染新冠病毒，加之一
系列老病缠身，彻底倒下了。我们兄弟三人再
次日夜陪伴母亲，我们也知道母亲这次是绕不
过去了。然而，弥留之际的母亲对生命的敬畏
与对生死的勇气，以及在病痛面前的坚强，还
是令我们无比敬佩和感动。母亲连续数天未进
食，却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力气再惊
扰我们。也许，母亲对于生死，已看得非常平
淡，母亲不怕死，却一直担心会拖累我们。我
们更知道，母亲的人生舞台并不精彩，她只想
在最后的谢幕时，幻想一个有尊严的瞬间。

伴母记
□ 肖清彬

看到“影联”，也许会有
人说这是“生造词”，然而这
个故事却不是“生造”的！

我于 1998 年在郴州街头
看到一个蜂农卖蜂蜜，便想
买些蜂蜜给老是便秘的老爸
吃 。 我 说 就 怕 买 到 伪 劣 蜂
蜜。他说：“你放心！我自费
五万元给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雕了一座汉白玉雕像，我
如果卖假蜂蜜，就对不起袁
隆平了！”我眼睛一亮，忙问
他：“这座雕像在哪里？”他便
带我到郴州火车站的货运仓
库，撬开包装箱木板，里面果
真有一座袁隆平手捧稻穗的汉
白玉雕像。我要他马上打电话
将他儿子和女儿从北湖区塔水
村叫过来，拍了一张曹宏球指
着雕像教育儿女尊重科学家的
照片。《郴州日报》在一版刊
登了《农民曹宏球自费五万元
为袁隆平雕像》的消息并配发
了这张照片。该消息引来全国
各级媒体纷纷报道。中央电视
台还请曹宏球到北京做了面对
面的专访……

我拍的这张照片，不仅在
全省、全国1998年度好新闻
摄影作品评选中获奖，还被中
国地市州盟报新闻摄影研究会
选送到俄罗斯展出。从此，曹
宏球对我特别信任，他有什么
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都会打
电话告诉我，使我又拍到了两
张独家照片。

2000 年早稻收割时，曹
宏球组织村民于“尝新节”
时，在家门口贴上对联：

上联：翻身不忘共产党；
下联：饱食搭帮袁隆平。
横批：请科学家先尝
在对联正中摆好汉白玉的

袁隆平雕像，雕像前的供桌上竖插着一瓶新收割的稻
穗和一碗新稻谷米饭……

我拍的这张《别开生面的“尝新节”》独家照
片，不仅在《郴州日报》上发表，还在湖南省2000
年度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中获奖。

郴州市楹联学会编纂《古今楹联咏郴州》一书
时，我将曹宏球写的这副对联推荐给编委会。编委们
都觉得这副对联虽然不合联律，却很有特殊意义，于
是将它修改入编了：

上联：翻身作主搭帮共产党；
下联：饱饭尝新感谢袁隆平。
后来，曹宏球将袁隆平雕像无偿捐献给北湖区政

府。区政府就在郴州至桂阳的高等级公路旁的华塘镇
塔水村建了一座公园，并采纳曹宏球的建议将公园取
名“稻仙园”，把袁隆平的雕像安放在一座高耸的碑
顶上供师生和游客瞻仰。我得知此事，在日记里写了
一副对联记之：

标题：联题郴州市北湖区“稻仙园”
上联：袁隆平似佛，忠心爱国能成佛；
下联：杂交稻非仙，赤胆利民可变仙。
2006年5月18日，曹宏球嫁女，他别出心裁地

选在“稻仙园”举办结婚典礼，并在“稻仙碑”上贴
了一副对联：

上联：婚事新办，拜堂先拜科学家；
下联：夫妻恩爱，铭记八荣八耻观。
曹宏球与妻子朱云娥站在碑基两边的台阶上，要

女儿、女婿拜堂时将“一拜天地”改成“一拜稻
仙”。这副对联虽然也不合联律，却有特殊意义，它
与时俱进地将“八荣八耻”观融入其中，很有新闻价
值。我把它在《郴州日报》及时发表了。事后，我在
日记里试改曹宏球写的这副婚联：

上联：八荣八耻植心田，修道应修正能量；
下联：移俗移风办婚事，拜堂先拜科学家。
我的修改联虽然合联律了，却不如曹宏球的原创

联那么通俗自然……
2023年9月14日上午，我和郴州市楹联学会的

三位负责人周桂文、何跃清、朱精华一道去塔水村参
加“枝青艺术村”开村仪式。我想起曹宏球的家就在
这个村，便带了一本《古今楹联咏郴州》送给曹宏球
遗孀朱云娥作纪念。朱精华为我们四人拍了一张在朱
云娥新家门口赠书的照片。

曹宏球于2011年患肺癌去世时，我在广州带外
孙，直到清明节从广州回郴州才知道此事。我便从郴
州赶到华塘，要他妻子和儿女带我去他坟上扫墓。

2021年 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
举国悲痛。我写了一副挽联：

上联：天倾泪雨谢隆恩，点点滴滴哭稻父；
下联：地代民心撕巨肺，时时刻刻痛平畴。
我在痛悼袁隆平院士的同时，想起了他的铁杆粉

丝曹宏球，便打开相册，对着我拍的袁隆平和曹宏球
的照片读了这副挽联，我相信他俩都会听到！晚上，
我梦见曹宏球在路上飞跑，搂住袁隆平后痛哭不已。
袁隆平边给曹宏球擦眼泪，边拉着他来到一片稻田，
只见那些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谷粒有花生米那么
大。他对曹宏球说：“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
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你的姓名就是
我的第二个梦。”他见曹宏球一头雾水，便笑着说：
“‘曹’是群集的意思，‘宏’是宏大的意思，‘球’
是地球的意思……”

我
与
农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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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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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珉
辉

作者（右二）向曹宏球遗孀朱云娥（左二）赠
送《古今楹联咏郴州》

周 敦 颐 与 汝 城
□ 宋春晖

汝城濂溪书院汝城濂溪书院（（杨文彪杨文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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